
B 11 ■責任編輯：張旭婕 2013年9月11日(星期三)文匯副刊

近
期
爆
出
兩
段
矚
目
姊
弟
戀
，
廿
五
歲
梁
洛
施
與

張
艾
嘉
廿
三
歲
獨
子
王
令
塵
被
報
道
已
拍
拖
一
年
，

孰
真
孰
假
？

娛
樂
圈
素
有
潛
規
則
，
如
果
傳
聞
是
假
，
當
事
人

會
第
一
時
間
跳
出
來
否
認
，
甚
至
發
嚴
正
聲
明
澄

清
；
若
然
傳
聞
屬
真
，
卻
不
想
高
調
承
認
，
便
保
持
緘

默
；
另
一
可
能
性
，
是
事
件
尚
有
發
展
空
間
，
連
當
事
人

也
未
知
結
果
是
或
否
，
回
應
態
度
會
比
較
曖
昧
；
要
是
涉

及
拍
電
影
，
做
代
言
人
等
商
業
元
素
，
要
保
留
傳
聞
餘
勢

作
為
日
後
宣
傳
炒
作
，
反
應
是
不
置
可
否
。

這
對
姊
弟
戀
，
可
信
性
有
多
高
？
他
們
之
間
會
出
現
什

麼
阻
力
？
何
以
為
證
實
自
身
魅
力
而
愛
結
交
青
春
少
艾
的

男
人
會
戀
上
比
自
己
年
長
的
女
性
？

自
周
刊
以
封
面
頭
條
爆
出
姊
弟
戀
至
今
，
梁
洛
施
、
王

令
塵
以
及
張
艾
嘉
都
未
有
正
式
否
認
戀
情
，
真
確
度
看
似

甚
高
，
唯
一
存
疑
是
商
業
原
因
，
梁
洛
施
接
拍
由
張
艾
嘉

導
演
的
︽
念
念
︾，
有
志
向
電
影
界
發
展
的
王
令
塵
有
可
能

參
與
幕
後
工
作
，
三
人
組
成
鐵
三
角
合
作
︽
念
念
︾，
商
業

味
甚
重
，
來
一
個
姊
弟
戀
懸
念
，
留
個
宣
傳
後
㠥
，
不
足

為
奇
，
但
這
又
不
似
實
事
求
是
的
張
艾
嘉
的
處
理
風
格
。

可
能
亦
要
顧
慮
到
王
梁
高
調
坦
認
戀
情
，
風
頭
會
蓋
過

︽
念
念
︾，
記
者
的
焦
點
只
落
在
梁
洛
施
和
王
令
塵
身
上
，

對
投
資
者
和
兩
位
男
主
角
張
孝
全
和
柯
宇
綸
不
公
平
。

保
持
戀
情
像
個
謎
的
好
處
是
，
兩
人
可
以
在
無
壓
狀
態
下
談
戀
愛
，

尤
其
梁
洛
施
身
份
背
景
都
非
一
般
，
愈
低
調
愈
少
節
外
生
枝
的
機
會
。

外
形
上
，
梁
洛
施
仍
少
女
味
十
足
，
跟
王
令
塵
頗
為
合
襯
，
看
上
去

不
太
姊
弟
。

梁
洛
施
未
婚
替
李
澤
楷
誕
下
三
子
，
男
友
的
父
母
若
是
普
通
人
，
會

難
以
接
受
，
但
張
艾
嘉
是
位
知
性
型
的
女
性
，
在
影
圈
多
年
，
閱
歷
豐

富
，
思
想
比
較
開
通
，
她
導
演
的
都
是
女
性
電
影
，
故
事
或
多
或
少
會

宣
示
女
權
，
又
怎
會
嫌
棄
敢
作
敢
為
、
敢
愛
敢
恨
的
梁
洛
施
。

張
艾
嘉
又
是
梁
洛
施
的
經
理
人
，
如
果
梁
洛
施
確
實
跟
王
令
塵
拍

拖
，
將
三
人
關
係
繫
得
更
緊
，
不
過
也
添
加
了
工
作
成
分
，
感
情
能
否

持
久
，
就
要
看
他
們
能
否
公
私
分
明
。

百
家
廊

盧
一
心

梁洛施的姊弟戀
查小欣

翠袖
乾坤

楊
絳
在
錢
鍾
書
逝
世
後
，
她
沒
在
悲
痛
中
沉

淪
，
而
是
強
忍
內
心
的
苦
痛
，
旋
即
投
入
錢
鍾
書

手
稿
的
整
理
出
版
。

錢
鍾
書
生
前
做
下
大
量
讀
書
筆
記
，
他
去
世
後

經
楊
絳
反
覆
整
理
，
歸
納
出
三
類
：

一
、
外
文︵
包
括
英
、
法
、
德
、

意
、
西
班
牙
和
拉

丁
文
︶
筆
記
，
共
三
萬
四
千
多
頁
；

二
、
中
文
筆
記
，
數
量
與
外
文
筆
記
不
相
上
下
；

三
、
日
札
，
讀
書
心
得
，
共
二
十
三
冊
，
二
千
多

頁
，
分
八
百
零
二
則
。

錢
鍾
書
做
的
筆
記
，
溯
自
一
九
三
六
年
留
學
牛
津
大

學
開
始
，
迄
到
上
世
紀
九
十
年
代
。

筆
記
手
稿
，
伴
隨
主
人
流
徙
顛
沛
，
不
難
有
殘
缺
。

據
楊
絳
稱
，
大
部
分
紙
張
多
發
黃
變
脆
，
有
的
已
模

糊
破
損
、
字
跡
難
辨
。

虧
得
楊
絳
以
極
大
耐
性
和
細
心
，
一
張
張
輕
輕
地
揭

下
，
再
緩
緩
地
抹
平
，
黏
補
缺
損
，
分
類
裝
訂
。

錢
鍾
書
的
手
稿
涉
獵
題
材
之
廣
、
數
量
之
龐
大
、
內

容
之
豐
富
，
聞
所
未
聞
，
令
人
歎
為
觀
止
。

人
人
都
說
錢
鍾
書
博
學
、
記
性
好
，
不
知
道
他
一
生

用
過
大
苦
功
，
涉
獵
書
籍
之
多
，
範
圍
之
多
，
他
筆
下

這
七
萬
多
頁
的
讀
書
心
得
筆
記
，
就
是
最
好
的
注
腳
。

話
得
說
回
來
，
如
果
沒
有
楊
絳
晚
年
殫
精
竭
思
地
把

筆
記
整
理
出
來
，
相
信
錢
鍾
書
的
心
血
結
晶
很
可
能
被

埋
沒
。

走
筆
至
此
，
我
不
禁
想
起
錢
鍾
書
對
楊
絳
的
評
價
：

最
賢
的
妻
，
最
才
的
女
。

這
是
衷
心
之
言
。
錢
鍾
書
是
一
個
幸
運
兒
。

說
起
楊
絳
與
錢
鍾
書
的
邂
逅
，
肯
定
是
緣
分
。

且
說
一
九
二
八
年
，
楊
絳
十
七
歲
，
立
心
要
報
考
清
華
大
學
外

文
系
，
她
起
了
個
大
早
，
卻
趕
了
個
晚
集
，
因
為
清
華
招
收
的
女

生
，
南
方
沒
有
名
額
，
楊
絳
只
得
轉
投
蘇
州
東
吳
大
學
。

但
是
，
楊
絳
倏
地
臨
陣
變
卦
，
雖
然
清
華
沒
有
名
額
，
她
毅
然

決
然
去
當
清
華
的
借
讀
生
。

楊
絳
就
是
在
清
華
與
錢
鍾
書
邂
逅
上
的
。

楊
絳
的
母
親
曾
說
過
：

阿
季
的
腳
下
拴
㠥
月
下
老
人
的
紅
絲
呢
，
所
以
心
心
念
念
只
想

考
清
華
。

阿
季
是
楊
絳
的
暱
稱
。

月
老
存
心
把
楊
絳
與
錢
鍾
書
的
手
緊
緊
扣
㠥
，
一
直
走
到
天
荒

地
老
。

錢
鍾
書
不
在
的
日
子
裡
，
楊
絳
一
絲
不
苟
、
有
條
不
紊
地
把
錢

鍾
書
的
作
品
一
一
安
排
妥
當
。

楊
絳
實
現
在
錢
鍾
書
病
重
的
時
候
，
一
家
三
口
︵
錢
鍾
書
、
楊

絳
和
他
們
的
女
兒
錢
瑗
︶
作
的
承
諾
，
將
錢
鍾
書
和
楊
絳
作
品
的

全
部
稿
費
和
版
稅
捐
贈
母
校
清
華
大
學
設
立
﹁
好
讀
書
﹂
獎
學

金
，
以
獎
掖
那
些
好
學
上
進
、
成
績
優
秀
、
家
庭
經
濟
困
難
的
學

生
，
使
他
們
能
無
後
顧
之
憂
地
完
成
學
業
。

錢
家
三
口
對
受
獎
的
學
生
沒
有
別
的
要
求
，
只
希
望
他
們
學
成

以
後
，
有
朝
一
日
能
以
各
種
形
式
報
效
祖
國
、
回
饋
社
會
。

一
個
年
逾
耋
期
的
體
弱
老
人
，
憑
㠥
一
顆
鋼
鐵
之
心
，
一
樁
樁

地
完
成
女
兒
、
丈
夫
的
遺
願
，
還
不
忘
自
己
的
創
作
，
寫
下
一
部

部
感
人
肺
腑
的
作
品
。

楊
絳
九
十
歲
誕
辰
，
曾
借
翻
譯
英
國
詩
人
蘭
德
那
首
著
名
的

詩
，
吐
露
自
己
的
心
語
：

我
和
誰
都
不
爭
、
和
誰
爭
我
都
不
屑
；
我
愛
大
自
然
，
其
次
就

是
藝
術
；
我
雙
手
㠥
生
命
之
火
取
暖
；
火
萎
了
，
我
也
準
備
走

了
。

︵︽
說
楊
絳
︾
之
八
︶

最賢和最才的妻子
彥 火

琴台
客聚

山
西
男
童
小
斌
斌
被
他
妒
火
焚

心
的
伯
娘
硬
生
生
地
挖
去
雙
眼
，

光
明
盡
失
，
那
個
妒
火
伯
娘
隨
即

自
殺
身
亡
，
男
童
仇
深
似
海
，
有

冤
難
訴
，
幸
得
本
港
首
席
眼
科
名

醫
林
順
潮
仗
義
伸
援
手
，
表
示
以
今
日

之
技
術
，
可
以
救
活
男
童
眼
眶
內
之
視

網
肌
，
悉
心
照
顧
下
可
望
能
恢
復
五
成

視
力
，
小
斌
斌
不
必
一
生
做
不
幸
瞎

子
，
惟
望
林
醫
生
之
妙
手
能
回
春
，
成

功
做
成
這
一
樁
好
事
。

林
順
潮
是
香
港
眼
科
首
席
名
醫
，
知

之
者
恐
怕
不
多
，
他
是
這
十
多
年
來
義

務
在
全
國
各
地
免
費
為
失
明
貧
病
百
姓

義
診
的
眼
科
醫
院
﹁
健
康
快
車
﹂
的
醫

療
總
監
，
十
年
來
一
直
隨
車
遊
走
內
地

南
北
各
地
為
貧
病
失
明
弱
視
百
姓
義

診
，
贈
醫
施
藥
，
不
計
其
數
。
﹁
健
康

快
車
﹂
之
總
發
起
人
是
方
黃
吉
雯
博

士
，
快
車
營
運
總
負
責
人
是
成
龍
，
出

錢
出
力
是
一
個
強
勁
之
組
合
。

而
阿
杜
和
林
順
潮
名
醫
相
熟
，
又
一
直
洞
悉
他
無

私
之
愛
心
，
則
另
有
一
段
淵
源
。
林
醫
生
主
持
幾
家

公
立
醫
院
眼
科
的
時
候
，
曾
主
動
要
結
識
阿
杜
，
原

來
卅
出
頭
的
林
醫
生
，
心
中
仰
慕
一
位
音
樂
文
藝
女

星
甚
久
，
惜
無
緣
結
識
，
一
直
引
以
為
憾
，
林
醫
生

一
次
借
幫
成
龍
主
理
﹁
健
康
快
車
﹂
時
和
成
龍
所
接

觸
，
得
以
結
識
阿
杜
，
求
代
為
介
紹
認
識
佳
人
，
申

明
表
示
仰
慕
之
意
，
而
﹁
見
面
禮
﹂
是
林
醫
生
自
己

一
本
著
作
︽
醫
者
深
眼
︾，
佳
人
當
時
剛
得
金
馬
獎

不
久
，
片
務
極
忙
，
因
此
收
書
收
信
卻
沒
有
回
音
。

高
潮
之
第
二
樁
是
當
年
林
醫
生
被
醫
務
衛
生
署

特
派
為
香
港
眼
科
代
表
出
席
在
北
京
舉
行
的
世
界

眼
科
大
會
，
會
期
十
日
，
林
順
潮
醫
生
其
中
有
兩

天
空
閒
休
息
，
他
亦
剛
好
得
知
佳
人
此
期
間
正
在

北
京
拍
戲
，
希
望
借
此
空
檔
能
在
北
京
相
會
結

交
，
於
是
毛
遂
自
薦
央
求
一
見
，
但
終
未
能
相

見
，
林
醫
生
又
一
次
失
望
，
一
年
之
後
就
和
一
位

女
同
學
結
了
婚
今
次
他
公
開
要
為
小
斌
斌
治
好
失
明

雙
目
消
息
日
日
見
報
，
阿
杜
為
結
識
此
仁
義
名
人
而

與
有
榮
焉
。

名醫與文藝女星
阿　杜

杜亦
有道

有
人
說
：
﹁
面
無
善
痣
﹂，
即
任
何
生

在
面
上
的
墨
痣
，
全
都
當
作
破
相
論
，
只

會
帶
來
麻
煩
，
但
若
墨
痣
生
在
腳
底
的

話
，
卻
是
一
種
大
吉
的
上
相
。

根
據
歷
史
流
傳
，
史
上
起
碼
有
兩
個
腳

底
有
痣
的
舉
足
輕
重
大
的
人
物
，
第
一
個
，
就

是
明
朝
的
開
國
君
王
朱
元
璋
，
第
二
個
則
是
於

清
代
權
傾
朝
野
的
慈
禧
太
后
。
前
者
於
年
輕
時

替
其
舅
父
洗
腳
，
留
意
到
對
方
腳
下
有
一
痣
，

舅
父
立
刻
興
奮
地
說
：
﹁
腳
踏
一
星
，
能
管
萬

馬
千
軍
！
﹂
朱
元
璋
隨
之
道
出
了
令
人
目
瞪
口

呆
的
答
案
：
﹁
那
我
腳
踏
七
星
，
就
可
以
管
天

下
了
！
﹂

至
於
慈
禧
太
后
，
則
傳
說
曾
做
過
家
婢
，
恰

巧
又
是
在
替
主
人
洗
腳
之
時
，
發
現
對
方
腳
底

有
痣
，
繼
而
道
出
自
己
腳
下
也
有
兩
痣
這
種
特

徵
，
令
其
主
人
對
其
刮
目
相
看
。

一
如
過
去
不
少
天
命
提
及
的
相
學
故
事
，
我

們
確
實
難
以
驗
證
這
些
傳
說
的
真
偽
，
不
過
，

以
相
理
而
論
，
腳
底
有
痣
確
實
是
上
相
的
特
徵
。
其
實
論

墨
痣
的
大
原
則
，
其
一
就
是
﹁
生
於
隱
處
者
多
吉
，
生
於

顯
處
者
多
凶
﹂，
所
以
墨
痣
生
在
腳
底
這
處
別
人
看
不
見

的
地
方
，
自
然
多
以
吉
相
而
論
，
不
過
其
實
還
是
視
乎
墨

痣
的
色
澤
是
否
上
佳
，
其
中
以
愈
黑
或
愈
赤
紅
者
愈
好
。

相
反
，
也
因
﹁
生
於
顯
處
者
多
凶
﹂
這
原
則
，
我
們
普

遍
認
為
﹁
面
無
善
恙
﹂，
但
其
實
也
要
按
其
位
置
及
色
澤

而
論
。
我
便
曾
遇
過
一
個
有
趣
的
個
案
，
那
位
女
生
在
眼

簾
上
生
有
黑
痣
，
所
以
若
她
不
閉
上
眼
睛
，
其
痣
便
不
會

顯
露
出
來
，
所
以
雖
然
痣
在
面
上
，
但
卻
又
符
合
了
﹁
生

於
隱
處
者
多
吉
﹂
這
原
則
，
而
她
的
社
會
身
份
，
也
確
是

某
大
機
構
的
管
理
高
層
。

至
於
脫
墨
能
否
改
變
運
程
呢
？
我
其
實
不
反
對
這
做

法
，
皆
因
介
意
自
己
有
墨
痣
的
人
，
在
脫
墨
後
心
情
也
會

好
些
。 惡痣善痣

楊天命

天言
知玄

想
不
到
教
師
粗
口
罵
警
員

的
事
件
，
學
校
開
學
了
還
沒

完
沒
了
。
事
件
本
來
就
很
單

純
，
只
是
原
來
該
教
師
有
政

黨
背
景
，
引
起
了
反
彈
的
力

量
就
自
然
大
了
。
所
以
開
學
第

一
天
，
就
有
團
體
組
織
到
教
師

任
教
的
學
校
去
抗
議
。

台
灣
以
前
出
版
過
一
本
翻
譯

的
作
品
，
原
作
者
是
一
位
應
用

語
言
學
家
，
名
叫
露
絲
．
韋
津

利
，
而
譯
者
是
專
職
翻
譯
的
嚴

韻
。
這
本
書
名
是
︽
髒
話
文
化

史
︾，
談
的
自
然
是
英
語
世
界
的

髒
話
。
作
者
說
，
髒
話
字
詞
大

約
有
一
打
，
她
喜
歡
稱
之
為

﹁
十
二
髒
肖
﹂，
而
這
十
二
髒
肖
常

常
操
勞
過
度
，
侍
候
不
同
的
主

子
。
作
者
更
常
翻
閱
新
出
版
的

新
辭
典
，
都
以
英
文
字
母
的
F
先
行
翻
閱
，

看
看
裡
面
的
解
釋
符
不
符
合
她
對
生
活
中
的

實
際
用
法
。

這
本
書
的
開
篇
，
是
﹁
出
口
成
髒
﹂，
引
用

古
代
著
名
數
學
家
畢
達
哥
拉
斯
說
的
﹁
我
他

媽
的
是
怎
麼
想
出
這
定
理
的
？
﹂
真
是
幽
默

得
很
。
根
據
書
中
所
述
，
髒
話
雖
然
自
古
就

有
，
但
號
稱
﹁
記
錄
英
語
中
每
一
個
字
詞
﹂

的
︽
牛
津
英
文
辭
典
︾，
卻
也
要
到
一
九
七
零

年
代
初
，
才
開
始
收
錄
英
文
中
的
﹁
四
字

詞
﹂，
即
是
髒
話
的
詞
，
經
過
長
久
的
道
德
上

的
考
量
才
決
定
了
。
而
美
國
藍
燈
書
屋
的
辭

典
編
輯
也
為
這
些
髒
話
困
擾
了
幾
十
年
後
，

直
至
一
九
八
七
年
才
收
錄
在
辭
典
內
。

二
三
十
年
前
我
初
到
廣
州
觀
察
兩
岸
將
要

開
放
探
親
的
情
況
，
在
街
上
聽
見
的
話
，
真

的
是
出
口
成
髒
，
不
管
男
女
老
少
，
人
人
口

中
都
是
如
今
說
的
粗
口
，
似
乎
是
廣
州
人
的

口
語
。
但
如
今
到
廣
州
，
想
聽
那
些
粗
口
就

難
了
。
這
是
進
步
。
香
港
當
然
有
人
在
日
常

用
語
中
加
入
髒
話
成
為
生
動
的
形
容
詞
，
沒

有
顯
示
髒
的
意
思
。
但
像
女
教
師
那
樣
使
用

英
文
的
﹁
四
字
詞
﹂
來
罵
警
，
那
就
真
是
出

口
成
髒
了
。

出口成髒
興　國

隨想
國

宮
崎
駿
說
過
，
親
子
關
係
是
他
很
關

注
的
題
目
之
一
。
看
他
的
動
畫
，
不
難

見
到
以
上
的
關
懷—

—

以
及
他
對
﹁
家

長
心
態
﹂
所
持
的
立
場
，
這
一
點
在

︽
崖
上
的
波
兒
︾︵
二
○
○
八
年
︶
甚
為

明
顯
。

︽
崖
︾
裡
沒
有
什
麼
大
主
題
，
或
蕩
氣
迴

腸
的
啟
示
，
但
作
為
家
長
細
看
，
不
難
見
到

內
裡
的
重
要
訊
息
。
故
事
講
述
波
兒
為
人
面

魚
，
游
到
岸
邊
被
玻
璃
瓶
卡
㠥
，
得
到
五
歲

的
宗
介
拯
救
並
守
護
，
繼
而
愛
上
他
。
去
到

最
後
的
一
幕
，
是
波
兒
決
定
要
做
一
個
百
分

之
一
百
人
類
，
這
生
也
和
宗
介
一
起
。
然

後
，
便
是
難
忘
的
一
幕
：
家
長
商
討
決
定
是

否
可
行
，
然
後
為
他
們
盤
算
未
來
的
問
題

︵
因
為
波
兒
要
變
人
類
要
付
出
代
價
且
不
能

回
頭
︶—

—

只
有
五
歲
的
他
們
戀
愛
了
，
但

十
五
歲
的
他
們
還
會
繼
續
嗎
？
他
們
真
的
能

一
生
一
世
嗎
？
作
為
父
母
，
他
們
該
怎
樣
給

意
見
，
或
者
是
否
真
的
容
許
這
件
事
發
生

呢
？
結
論
是
，
他
們
相
信
他
們
的
決
定
，
讓
二
人
﹁
共

諧
連
理
﹂。

積
極
不
騷
擾
，
是
宮
崎
駿
想
說
的
。
日
本
的
小
孩
很

獨
立
，
很
有
秩
序
，
一
切
與
﹁
信
任
﹂
有
關
。
五
歲
時

的
愛
情
抉
擇
，
在
現
實
世
界
裡
似
乎
真
的
不
能
盡
信
，

但
這
樣
極
端
誇
張
的
情
況
，
在
︽
崖
︾
裡
只
被
描
繪
得

平
常
不
過
。
我
想
起
細
田
守
的
︽
狼
的
孩
子
雨
和
雪
︾

︵
二
○
一
二
年
︶，
也
是
關
於
半
人
半
動
物
的
角
色
，
與

人
類
相
戀
的
故
事
。
當
中
媽
媽
與
人
狼
結
合
，
生
了
兩

個
小
孩—

—

雨
和
雪
。
但
不
久
狼
爸
爸
去
世
了
，
只
剩

下
一
個
不
懂
養
狼
的
媽
媽
。
十
歲
時
，
雨
︵
弟
弟
︶
決

定
走
進
森
林
，
繼
承
森
林
之
王
的
衣
缽
，
看
顧
山
頭
上

的
生
物
。
媽
媽
起
初
不
願
意
，
說
雖
然
對
狼
而
言
，
十

歲
已
是
成
人
；
但
對
她
來
說
，
他
仍
是
個
孩
子
。
後

來
，
雨
終
於
出
走
，
媽
媽
接
受
了
，
因
為
在
夢
中
看
見

人
狼
的
丈
夫
，
安
慰
他
說
雨
應
該
沒
有
問
題
。
之
後
媽

媽
還
住
在
山
中
，
偶
爾
聽
到
狼
叫
，
心
安
地
微
笑
。

在
這
兩
齣
電
影
中
，
也
足
見
﹁
放
手
﹂
的
育
兒
之

道
。
片
中
孩
子
未
到
人
間
認
可
的
﹁
成
熟
﹂
年
齡
，
但

行
為
卻
予
人
信
心
，
就
算
未
能
歸
納
為
民
族
特
性
，
也

可
以
電
影
劇
情
為
鑑
，
令
人
反
思
適
度
﹁
放
手
﹂
及

﹁
信
任
﹂，
其
實
不
是
關
乎
孩
子
的
年
齡
，
而
是
來
自
父

母
尊
重
兒
女
的
心
態
。

育兒電影（上）
湯禎兆

路地
觀察

現代人愈來愈重視休閒養生，晚飯後去散步已
成習慣，我也常和朋友相約一起去散步，我們常
走的路程大約有7公里多。平和縣城本來就小，7
公里多幾乎可以走半個縣城的包圍圈了。於是，
我們經常會想，明天到哪裡去散步。
又到了散步時間，老陳問：「晚上走哪條路？」
我本想回答，這還用問嗎？走老路。轉念想，

不如想換個方向，到鄉下去走走，於是就說：
「那走山格吧。」山格是我的老家，離縣城不遠，
大約5公里，來回10公里左右，我們已經說過好幾
次要走這條路了。於是，一拍即合，二話不說，
上路了。沒想到那天晚上不知不覺我們大約走了
16公里路程。其實有時候散步就應該這樣隨意才
能體會到意想不到的心境，並突然有一種放鬆
感。
生活中確有許多事是無法預料的，也充滿不確

定性，有時候自己想做什麼要做什麼自己也不知
道，有時候正在做的事情也可能因為一句話或突
然來的念頭而改變，真是不可捉摸，彷彿一切都
充滿變數一樣。譬如今晚我們原本沒打算要來到
這裡的，就因為老許的一句話和突然來的興致而
踏上這條路。更沒有想到，當我們踏上軍民堤以
後，一切計劃就全都變了，彷彿沒有回頭路一
樣。我們好像受到一股神秘的力量牽引，我們正
在趁㠥夜色走一條通往鄉村之路，儘管這是我小
時候生長的地方，但我至少有三十年沒有走這條
路了，莫非這也有某種暗示。
正常情況下，散步原本是很休閒的話題，一般

是在生活區附近走走而已。散步原本也只是城裡
人的話題，鄉下人是很少有人會散步的，因為他
們白天忙的事情已經夠多夠累了，他們已經用不
㠥去散步了。我們原本也只是想在縣城附近散步
而已，完全沒有想到要到鄉村去散步。然而，今

晚我們散步來到了鄉村。
我們沿㠥黑暗的方向一直往前走，左邊是村

莊、田野，右邊是河道、流水聲，不遠處有燈
光，那應該也算是我們的方向。是的，我們就朝
㠥有燈光的方向走。那裡曾是我小時候經常捉魚
和釣魚還有游泳的地方，那是兩條河流的交界
處，一條是九龍江西溪主河道，一條就是我們正
在走的這條支流。交界處那個地方沙石很多，因
此那裡有個採沙石的小廠，燈火就是亮在那個地
方。交界處不遠有一座橋，雖不很寬但通車沒問
題，以前沒有不能過河。我們就從那座橋過去。
走到這個地方我看下時間，我們已走了一個多小
時，而這裡離我們的出發點最多只有一半的路
程。老許說：「很多人一定不相信我們會散步到
這裡來。」
小時候鄰村曾有三個小孩子被大屏山上的「蒙

神」拐走了幾天，後來許多人到山上敲鑼打鼓才
找回來。當我說出這話時，甚至懷疑我們三個人
也可能是被「蒙神」拐到這裡來的。以前，這裡
四野荒蕪，人跡稀少，令人生畏，如今，有路有
橋，橋是那座橋，路是眼前腳底下這條路，是一
條寬暢的水泥路，不過，還是有點冷清，周圍沒
有人居住，路上只有我們三個人在走，偶爾有一
輛摩托車飛馳而過，蕩起了周圍的夜色。我忽然
聞到了一陣陣熟悉的花香，這才發現四周圍種滿
了蜜柚，此時正處於開花的季節，難怪花香撲
鼻。同行中老陳是這方面的勞動者也是受益者，
他種了幾千棵蜜柚，雖然不少還沒投產，但一年
淨利已達數拾萬元，此外，他還開發出一種有機
肥和生物菌，小範圍市場上供不應求，連中國第
一茶王也要了他的肥料和生物菌，據此運作下
去，未來老陳必是造富能手。當然，貢獻大於財
富。平和地處九龍江西溪發源地，生態平衡和生

態理念尤為重要。
四周靜極了，大自然的音樂此起彼伏，那蜜柚

花香蕩動㠥情緒，彷彿就是流動的旋律。此時此
刻，似暗若明的夜色在腳底下被我們踏響，我們
就像地球的過客或旅行者一樣，穿越在夜色和花
香之中。其實我正是以傾聽者的姿勢在感受㠥這
大自然的美妙。我感覺家鄉雖然偏僻一些，視野
也有限，但比起大西北那種開闊和蒼涼，卻多了
許多溫馨和親切，尤其是這麼多年來的變化，確
實大不一樣了。以前沒人走的地方現在有了寬暢
的水泥路，以前四野荒蕪如今四處飄滿花香，以
前村莊裡的燈光也是暗㠥如今連路燈也亮起來
了，這就是家鄉的變化。平時有人總是在怨政府
怎麼樣怎麼樣，我想問題肯定是有，但大方向肯
定是正確而且健康的，這就可以了，作為一個發
展中國家而且開放時間尚短，有這種變化已是奇
跡。
路上我們經過了幾個村莊，我發現這些村庄已

不是原來的村庄了。原來的村莊大都沒人住了，
舊貌換新顏，村民們新建的房子大都在路邊。路
邊有一條小水溝。我還看見村口小水溝還專門設
有村婦洗衣亭，解決了洗衣難的問題。據說那水
還是從天馬山上引下來的，水質優良極小污染，
住在鄉村比住在城裡好的地方或許就體現在這裡
吧。此情此景，讓我回憶起小時候的往事，真的
頗富詩情畫意。
途中，老陳看見有人在路邊店裡清點包裝蜜柚

苗種，於是就趨近觀看，我和老許也跟上，乍見
那店主，我有點眼熟可一時竟想不起來，那人也
很快認出我並叫出我的名字，讓我感到意外。仔
細一想，恍然大悟，那是我多年前在舊城區開書
店時認識的一個人，他和鄰居賣服裝的店主是戰
友，這樣才認識的。這個「老戰友」長㠥一張
「江湖嘴巴」很會講話，而且記憶力特別好，近十
年前我隨便講的一些閒言碎語他竟然能夠一字不
漏覆述出來，而且活靈活現，真是佩服之極。換
成我，若非他提起，我早就忘得一乾二淨了，他
還會很熟練地講出一些「子丑寅卯」，聽得有些人
覺得高深莫測，又空惹一頭霧水，不知所云。

從他那邊重新出發，回到出發點至少還要走一
個小時路程。不過，接下來的路程中愈來愈熱鬧
了，不時能聽到幾聲狗吠。其實有狗吠聲更像農
村，要不然狗們都變修了，不分熟人陌生人，見
人只知道搖尾巴，這樣的狗還有用嗎？農村因為
有狗吠聲而讓人覺得更真實，也更符合農村的特
點，要不然總是會覺得缺少一些什麼。就這樣，
我們一直走，沿途還是有說有笑，一點也不覺得
累。路上遇上了有戲班在演戲，才知道前天是
「二月二，龍抬頭」的日子，也正是孔子誕辰。外
國人可能不理解，中國農村竟也有孔子廟而且每
年都有紀念活動，這樣的文化底蘊和影響力足以
讓他們產生敬畏，事實上也是，中國民間民俗向
來豐富多采。
回到出發點，一看時間，扣除半路停了一會，

用了兩個半小時，這樣算下來，按我們正常的行
走速度，我們大約走了16公里路程。我說：「我
們今天走的路程大約把未來20年要發展的範圍畫
了一個圈。」我相信是這樣的。他們也相信。許
多人也會這麼認為，但這是次要的。到鄉村去散
步，這是我們今天最有意義的事。相信，未來會
有更多的城裡人想到鄉村去散步，哪怕他們和我
一樣也是從鄉村走來的。從鄉村走來再走回去不
是什麼奇怪的事，而且是必然會發生的事。嚮往
自然，回歸自然，走向原生態，才是最樸素的情
懷。明天我們還會繼續的。

明天到哪裡去散步

■網上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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